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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爆轰波传播过程中的自点火效应
＊

张　薇，刘云峰，滕宏辉，姜宗林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高温气体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摘要：基于基元反应模型和单步反应模型，对直管道中Ｈ２－ａｉｒ混合气体中爆轰波的传播过程进行了数值

模拟，揭示了气相爆轰波传播过程中的自点火效应。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计算了不同爆轰模型的点火延迟时

间，并得到了爆轰波三波点的传播过程以及所形成胞格结构的尺寸。结果表明，胞格宽度与点火延迟时间成

正比；爆轰波诱导区内气体的点火延迟时间与三波点的运动周期基本一致。进一步对结果分析可知，爆轰波

的自维持传播取决于点火延迟时间（表征化学反应的特征时间）和三波点的运动周期（表征流动的特征时间）

的匹配；当二者相匹配时，经过前导激波压缩后形成的高温高压爆轰气体，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自点火，同时释

放出大量的能量推动了爆轰波的前进，即爆轰波的稳定自维持传播依靠其自点火机制。

　　关键词：胞格爆轰波；自点火；点火延迟时间；三波点

　　中图分类号：Ｏ３８１　　　国标学科代码：１３０３５１０　　　文献标志码：Ａ

　　爆轰波是一种以高超声速传播的燃烧波。经过前导激波压缩的可燃气体，在非常短的时间和距离
内完成自点火过程，通过化学反应释放大量的热，推动爆轰波继续前行，完成爆轰波的自维持传播。因
此，爆轰波研究中最本质、最基础的研究是关于爆轰波自维持传播机理的研究［１－５］。

　　现有研究多从爆轰波复杂的波系结构以及激波动力学角度出发，定性分析爆轰波传播过程中不同
物理因素的作用。Ｖ．Ｎ．Ｇａｍｅｚｏ等［６］采用单步反应模型对爆轰波进行数值模拟，研究指出，波后未反应
区域的爆炸推动了爆轰波的前进，其形成取决于活化能，而横波的相互碰撞使得中间部分的未反应区域
燃烧更快。Ｇ．Ｊ．Ｓｈａｒｐｅ［７］研究了爆轰波传播过程中横波的发展和运动情况，使用不同的网格分辨率分
析横波的碰撞以及波后未反应袋中燃烧速率对网格的敏感度，研究指出，在分析爆轰波的波系结构时，
除高效优化的网格以外，还要处理好反应中的时间、空间尺度之间的匹配关系，尤其在化学反应时间很
短的情况，准确捕捉波面结构更为重要。Ｊ．Ｙ．Ｃｈｏｉ等［８］总结了不同的化学反应模型对爆轰波胞格的影
响，讨论了边界条件、计算域长度、时间步长、网格尺度等因素对胞格宽度数值模拟结果的影响，并且定
性分析了活化能和反应的指前系数对稳定与不稳定爆轰波传播的影响。

　　爆轰波的传播涉及到非线性与多尺度的三维复杂流动过程。实验中，通过烟熏法以及瞬态流场捕
捉技术可以得到三维爆轰波面传播所留下的鱼鳞状胞格结构。爆轰波传播过程中，前导激波由多个间
隔排列的马赫杆、入射激波和横波组成。马赫杆、入射激波和横波相交于三波点，并形成三波结构，三波
点的运动轨迹即为胞格结构。爆轰现象包含复杂的激波动力学与化学反应过程，胞格结构是这一过程
的外在表现，最能够反映爆轰波传播的重要特征［９］。近年来，已经利用理论、实验以及数值模拟方法开
展了大量关于胞格结构的研究工作。实验研究是通过爆轰波在激波管中的传播，通过不同的测量仪器
和手段记录三波点的轨迹以及瞬时的波系结构；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则多是考虑多种因素，如活化能、
指前系数、边界条件以及网格尺度等，对胞格大小的定性影响。对于胞格的定量化研究，现有理论均从
反应区长度入手，将ＺＮＤ模型理论计算所得半反应区长度与实验测得的胞格大小做线性拟合，针对特
定配比的反应物得到特定的拟合公式。反应区的特征长度能和胞格的大小联系在一起，其中一定存在
重要的物理机理。但是，拟合公式却没有普适性，不能说明线性关系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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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理论表明，爆轰波传播过程的主要机制在于非线性波与化学反应带的耦合［１０－１２］。燃烧理论中，
在高温热化学环境下，自点火机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１３］。火焰的稳定性主要由化学反应模型控制［１３］。
本研究从胞格的大小出发，通过对不同化学反应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的比较，分析自点火机制在爆轰波
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讨论非线性波与化学反应带的关键耦合参数，从爆轰波传播过程中的耦合机理出
发，探讨其中的关键物理机制，指出影响胞格大小的关键因素及其根本原因。

１　控制方程与模型

　　爆轰波在二维无限长的直管道中传播，上、下边界满足反射壁面边界条件，计算域见图１。左侧为
高温高压点火区，爆轰波从左向右传播；初始爆轰气体为满足化学当量比的 Ｈ２－ａｉｒ混合气体，初始压力

ｐ０＝０．１ＭＰａ，初始温度Ｔ０＝３００Ｋ，当量比＝１．０。为保证爆轰波传播足够长的时间，在数值模拟过
程中，保证声速点以及稀疏波完整的前提下，计算区域在计算过程中不断右移，使得计算区域足够大，即
爆轰波能够在足够长的管道中传播直至达到稳定状态。由于流场中含有化学反应，流动方程组需要与
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耦合起来数值求解，计算过程中的“刚性问题”和计算效率问题都会影响到计算所
需的计算机内存和ＣＰＵ时间，本研究在程序中加入并行计算ＯｐｅｎＭＰ（Ｏｐｅｎ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在保证
网格尺度和网格数目的前提下，使得计算效率大大提高。每个数值算例中的爆轰波的总传播时间都在
毫秒量级，以保证胞格尺度统计的可靠性。

图１ 计算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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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方程为二维Ｅｕｌｅｒ方程组，忽略了爆轰波传播过程中的扩散效应、粘性效应和热传导过程。化
学反应采用一个修正的总包单步反应模型［１２，１４］和一个共包含９组元、１９个反应的基元反应模型［１５］。

式（１）～（７）为单步反应模型控制方程，基元反应模型的详细反应参数参见文献［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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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Ｚ（）＝ＲＵＺ＋ＲＢ １－Ｚ（ ） （７）
式中：ｐ、ρ、ｕ、ｖ、ｅ、γ、ｑ和Ｚ分别表示压力、密度、轴向速度、横向速度、比内能、比热比、混合气体的比
放热量和化学反应进行度参数；源项中的ω 表示爆轰产物的质量生成率；在化学反应速率的阿伦尼乌
斯（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公式中，Ｋ、Ｔ、Ｅａ和Ｒ 分别为指前系数、温度、活化能和气体常数；式（５）～（７）中的下标
“Ｕ”代表反应物，下标“Ｂ”代表生成物。单步反应模型的参数取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单步反应模型的参数取值

Ｔａｂｌｅ　１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ｎｅ－ｓｔｅｐ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ＺＵ ＺＢ γＵ γＢ ＲＵ／（Ｊ·ｋｇ－１·Ｋ－１） ＲＢ／（Ｊ·ｋｇ－１·Ｋ－１）Ｅａ／（Ｊ·ｋｇ－１） Ｋ／ｓ－１　 ｑ／（Ｊ·ｋｇ－１）

１．０　 ０　 １．４０　 １．２４　 ３９８．５　 ３６８．９　 ４．７９４×１０６　 ７．５×１０６　 ３．５×１０６

　　在数值模拟中，在空间方向上采用三阶的ＥＮＯ格式离散，对矢通量进行了Ｓｔｅｇｅｒ－Ｗａｒｍｉｎｇ分解。
在时间方向上采用三阶ＴＶＤ　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在下面的结果与讨论中，首先研究两个模型的点火延迟
时间，然后对二维爆轰波的胞格结构进行模拟。通过对三波点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自点火过程的分析，给
出激波动力学和化学反应耦合的关键机理。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点火延迟时间

　　作为自点火过程中的重要参数，点火延迟时间表征了化学反应的特征时间，是化学反应模型的重要
参数。点火延迟时间的定义有多种方法，本文基于温度变化来定义点火延迟时间：对于特定的化学反应
模型，利用等容燃烧所得温度Ｔ 随时间ｔ的变化曲线，定义最大温度变化率 ｄＴ／ｄｔ（ ）ｍａｘ 所对应的时间
为点火延迟时间。对于稳定传播的爆轰波，诱导区内的气体热力学状态对自点火过程更为重要。准确
预测与诱导区内气体温度Ｔ＊和压力ｐ＊相对应的点火延迟时间对爆轰波的数值模拟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一维ＺＮＤ模型，对于 Ｈ２－ａｉｒ爆轰波，当初始压力ｐ０＝０．１ＭＰａ和初始温度Ｔ０＝３００Ｋ时，对应的
诱导区内的气体温度和压力分别为Ｔ＊＝１５４４．１Ｋ和ｐ＊＝２．７７ＭＰａ。但是，在二维爆轰波的数值模拟
中，爆轰波面更为复杂，波后诱导区内的气体状态分布是不均匀的，Ｔ＊和ｐ＊分别在１　３００～１　５００Ｋ和

１．５～３．０ＭＰａ范围内变化。

　　图２给出了总包单步反应模型（ｍｏｄｅｌ－１）和基元反应模型（ｍｏｄｅｌ－２）预测的初始压力为０．１ＭＰａ下
的点火延迟时间随温度的变化情况，同时还给出了部分实验结果作为对比。可以看出，在对数坐标下，
在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Ｋ（对应的横坐标取值范围为１０．０～６．６Ｋ－１）的高温下，爆轰模型预测的点火延迟时间
随温度近似呈线性变化，实验结果也基本反映了该规律。点火延迟时间与温度成反比，温度越高，点火

图２ 模型和实验预测的点火延迟时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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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延迟时间越短。相同温度下，两个模型计算得到的
点火延迟时间并不相同。两个模型预测的点火延迟
时间曲线斜率不同，在Ｔ＝１　２００Ｋ（横坐标取值为

８．３）左右相交。在１　３００～１　５００Ｋ的温度范围内（对
应的横坐标取值范围为７．７～６．６Ｋ－１），同一温度
下，利用ｍｏｄｅｌ－２计算得到的点火延迟时间比 ｍｏｄ－
ｅｌ－１要长，并且温度越高，差别越大，但是两者的差
值在１８!ｓ以内。曲线的斜率表示点火延迟时间对
温度的敏感程度，斜率越大，意味着点火延迟时间对
温度变化越敏感。需要说明的是，ｍｏｄｅｌ－１的计算
结果是与压力无关的，即改变初始压力，对利用

ｍｏｄｅｌ－１计算得到的点火延迟时间没有影响。这是
单步反应模型的重要特性，也是利用这类模型进行

６７２ 爆　　炸　　与　　冲　　击　　　　　　　　　　　　　　　第３７卷　



爆轰波数值研究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与单步反应模型不同的是，基元反应模型的点火延迟时间是与压力相关的。图３给出了不同压力
下利用 Ｍｏｄｅｌ－２计算得到的点火延迟时间，并将其与ｍｏｄｅｌ－１的预测结果作比较。首先，比较在初始压
力为０．１、１．０和２．０ＭＰａ时ｍｏｄｅｌ－２预测的点火延迟时间可知：在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Ｋ的高温段（对应的横坐
标取值范围为８．３～６．６），随着压力的增加，相同温度下的点火延迟时间逐渐减小，并且与压力基本呈线
性反比变化，这是基元反应模型的重要特性。以Ｔ＝１　３００Ｋ（横坐标取值为７．７）为例，ｍｏｄｅｌ－１预测的
点火延迟时间（"ｉｇ）为１９．８２!ｓ，且该数值不随压力变化。但是，对于 ｍｏｄｅｌ－２，当压力为０．１ＭＰａ时，"ｉｇ
＝３０．９０!ｓ；当压力为１．０ＭＰａ时，"ｉｇ＝３．００ !ｓ；当压力为２．０ＭＰａ时，"ｉｇ＝１．００!ｓ。压力越高，ｍｏｄｅｌ－
２预测的点火延迟时间就越短，相比于 ｍｏｄｅｌ－１预测结果，两者的差值可以达到一个数量级甚至更大。
高温高压下的实验结果比较缺乏，因此无法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

　　对于初始压力０．１ＭＰａ、初始温度３００Ｋ、满足化学当量比的Ｈ２－ａｉｒ爆轰波，诱导区内温度和压力分
别在１　３００～１　５００Ｋ和１．５～３．０ＭＰａ范围内，研究这一范围内的点火延迟时间更为重要。图４比较了
初始压力为１．０ＭＰａ时不同模型预测的点火延迟时间（除ｍｏｄｅｌ－１和ｍｏｄｅｌ－２的计算结果外，其他结果
参见文献［１６－１７］）。可以看出，对于基元反应模型来说，点火延迟时间在不同的温度区间对温度的敏感
性是不同的，不同的反应模型在相同温度下的点火延迟时间都不相同，其差异甚至在一个数量级以上。
在１　３００～１　５００Ｋ的范围内，ｍｏｄｅｌ－１的点火延迟时间比其他基元反应模型的结果都要长。

图３ 不同压力下 ｍｏｄｅｌ－１和 ｍｏｄｅｌ－２的点火延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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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ｍｏｄｅｌ－１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２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图４ 不同化学反应模型预测的点火延迟时间

Ｆｉｇ．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　ｄｅｌａｙ　ｔｉｍ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２．２　三波点的运动

　　利用ｍｏｄｅｌ－１和ｍｏｄｅｌ－２两个爆轰模型分别模拟了Ｈ２－ａｉｒ混合气体中稳定传播的爆轰波及其胞格
结构。为使数值模拟结果具有可靠性，在不同网格分辨率和计算域大小的条件下开展了研究。网格尺
度满足Δｘ＝Δｙ，其取值为１０或２０μｍ；计算域宽度（ｗ）取值为２、３、４、８或１６ｍｍ。计算区域足够长，
以避免出口边界对爆轰波面的影响。爆轰波的数值模拟中，首先采用直接点火的方式，形成过驱爆轰
波，过驱爆轰波逐渐衰减为稳定传播的ＣＪ爆轰波。当爆轰波传播足够长的时间，三波点个数不再发生
改变时，爆轰波即达到稳定传播的状态。本文对爆轰波传播过程的分析均针对达到稳定传播状态的爆
轰波。

　　图５给出了利用ｍｏｄｅｌ－１模拟所得稳定传播的爆轰波的流场压力分布，观察图５可得爆轰波波面
三波点的个数：当ｗ＝４ｍｍ 时，波面上存在一个三波点；当ｗ＝８ｍｍ时，有一对三波点；当ｗ 增加到

１６ｍｍ时，有两对三波点。３种情况下，平均每８ｍｍ的计算宽度，波面有一对三波点的存在，说明计算
结果与网格数以及网格分辨率均无关，计算结果可靠。

　　一对三波点从一次碰撞开始到下一次碰撞为止，完成一个运动周期。经过两个运动周期的一对三
波点，其运动轨迹形成一个完整的胞格。对于稳定传播的爆轰波，三波点运动周期是固定不变的。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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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利用ｍｏｄｅｌ－１模拟所得稳定传播的爆轰波三波点的运动情况，以计算域为ｗ＝８ｍｍ为例说明了
一对三波点在一个周期内的运动规律，其中每两幅图之间的时间间隔是２μｓ。从图６中可以看出，一对
三波点完成一个完整胞格需耗时６μｓ，因此这一对三波点的运动周期则约为３μｓ。在诱导区内的气体
的平均压力为１．９ＭＰａ，平均温度为１　５００Ｋ左右。在该状态下，单步反应模型 ｍｏｄｅｌ－１预测的点火延
迟时间为３．４６μｓ（见图２）。由此可见，三波点的运动周期与诱导区内气体对应的点火延迟时间一致，其
他算例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

图５ 采用 ｍｏｄｅｌ－１数值模拟二维爆轰波传播，流场的压力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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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采用 ｍｏｄｅｌ－１数值模拟的一对三波点的压力等值线分布

Ｆｉｇ．６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ｉｐｌｅ－ｗａｖ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ｓｈ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ｏｄｅｌ－１

　　图７给出了利用ｍｏｄｅｌ－２模拟所得稳定传播的爆轰波的流场压力分布图。当ｗ＝２ｍｍ时，波面上
存在２对三波点；当ｗ＝３ｍｍ时，为３对三波点；当ｗ 增加到４ｍｍ时；波面上则有４对三波点。３种
情况下，平均每１ｍｍ的计算宽度，波面有一对三波点的存在，保证了计算结果的网格无关性。

　　图８为利用ｍｏｄｅｌ－２模拟所得稳定传播的爆轰波三波点的运动情况。在计算域为ｗ＝３ｍｍ的情
况下，得到了３对三波点，其中每两幅图之间的时间间隔是０．１μｓ。从图８中可以看出，一对三波点运
动完成半个胞格用时０．９μｓ，即这一对三波点的运动周期约为０．９μｓ。而在１．９ＭＰａ、１　５００Ｋ时，基元反
应模型ｍｏｄｅｌ－２预测的点火延迟时间为０．９４μｓ（见图２）。由此可见，三波点的运动周期与诱导区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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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采用 ｍｏｄｅｌ－２数值模拟二维爆轰波传播，流场的压力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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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应的点火延迟时间一致。其他算例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

图８ 采用 ｍｏｄｅｌ－２数值模拟的一对三波点运动的胞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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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胞格结构

　　对于稳定传播的爆轰波的胞格结构，胞格尺度是指所有胞格的平均宽度。图９为利用 ｍｏｄｅｌ－１模
拟得到的稳定的胞格结构。当ｗ＝４ｍｍ 时，垂直于爆轰波的传播方向上形成了半个胞格；当ｗ＝８
ｍｍ时，形成１个胞格；当ｗ＝１６ｍｍ时，形成２个胞格。所有３种计算条件下，平均胞格尺度均为８
ｍｍ，即计算结果的网格无关。实验测得的胞格尺度在８～１５ｍｍ之间［１８］，因此利用 ｍｏｄｅｌ－１模拟得到
的胞格尺度与实验值完全一致。图１０给出了利用ｍｏｄｅｌ－２模拟得到的稳定胞格结构。从图１０中可以
看出：在ｗ＝２ｍｍ的计算域中，垂直于爆轰波传播方向得到２个完整的胞格；当ｗ＝３ｍｍ时，得到３
个胞格；当ｗ＝４ｍｍ时，胞格数增加到４个。胞格宽度同样与网格无关，利用ｍｏｄｅｌ－２数值模拟得到的
平均胞格宽度为１ｍｍ，是ｍｏｄｅｌ－１和实验所得胞格宽度的１／８。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诱导区温度为１　３００～１　５００Ｋ、压力为１．５～３．０ＭＰａ的范围内，ｍｏｄｅｌ－１给出
的点火延迟时间比ｍｏｄｅｌ－２的结果要长，并且采用ｍｏｄｅｌ－１计算得到的胞格比 ｍｏｄｅｌ－２的胞格更宽，说
明点火延迟时间和胞格宽度成正比。另外，利用ｍｏｄｅｌ－１所得点火延迟时间的斜率比 ｍｏｄｅｌ－２要大（见
图２），其对应的自点火过程对温度变化就更为敏感；在相同的温度和压力变化下，斜率大的点火延迟时
间变化范围更大，波面上各点的点火延迟时间相差也比较大，自点火过程相对更加不稳定，胞格更不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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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采用 ｍｏｄｅｌ－１数值模拟二维 Ｈ２－ａｉｒ爆轰波的胞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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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采用 ｍｏｄｅｌ－２数值模拟二维 Ｈ２－ａｉｒ爆轰波的胞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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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模型预测的胞格尺度都比实验值至少小两倍［１９］，主要原因在于高温高压下的点火机制上存在
问题。现在化学反应模型的参数设置是根据层流火焰速度与点火延迟时间的实验数据来确定的，而实
验中不仅缺乏低温的结果，在高温高压的实验结果也是微乎其微，使得模型在预测高温高压下的点火机
制时，有某些重要的物理机制被忽略或表达有误。当然，研究中使用的单步反应模型之所以能够准确的
模拟胞格结构，主要在于该模型能够准确模拟当量比的 Ｈ２－ａｉｒ混合气体在１．９ＭＰａ和１　５００Ｋ下的点
火延迟时间。实际上，ｍｏｄｅｌ－１的点火延迟时间与压力无关，其胞格宽度也与压力无关，无论在什么初
始压力条件下，模拟得到的胞格大小都是不变的，这一点与物理规律不符，需要引起注意。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爆轰波波后诱导区的气体的压力、温度对应的点火延迟时间与三波点的运动周
期一致。运动周期反映的是爆轰波的动力学特性，而点火延迟时间反映的是爆轰波的化学反应动力学
特性，二者是通过同一个时间尺度耦合在一起的。从爆轰波传播的物理机制来看，首先，前导激波压缩
混合气体，使其压力和温度升高达到可燃条件，经过该状态对应的点火延迟时间后，这部分气体开始燃
烧，完成自点火过程。自点火中释放的大量的热量，推动爆轰波继续向前，完成激波和燃烧的耦合。这
两个特征时间尺度的匹配就尤为重要。如果点火延迟时间过长，那么化学反应的能量释放太慢，就无法
维持爆轰波的自维持传播；如果点火延迟时间过短，又会导致在三波点到达之前，不应该燃烧的气体提
前燃烧，产生新的三波点，那么得到的胞格数量就会变多，胞格尺寸就会变小。只有二者相互匹配，才能
够得到稳定的胞格结构，同时保证激波和化学反应带的耦合。前导激波压缩过的爆轰气体可以实现自
点火，自点火过程释放的能量得以推动爆轰波继续传播，这就是气相爆轰波流动与化学反应的耦合机
理。对于化学反应模型来说，为了准确地模拟爆轰波的传播过程，就要保证模型能够准确模拟关键状态
下的点火延迟时间，再现自点火过程，并确保化学反应动力学和气体动力学的特征时间尺度完全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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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基于二维欧拉方程数值研究的爆轰波，采用基元反应模型和单步反应模型描述化学反应过程，对不
同模型的点火延迟时间进行比较，同时统计了爆轰波在稳定传播的状态下，两个模型得到的胞格的宽度
以及三波点的运动周期，研究结果表明：（１）爆轰波的胞格宽度与点火延迟时间成正比；（２）化学反应带
中诱导区内气体对应的点火延迟时间等于三波点的运动周期，点火延迟时间是非线性波的特征时间，三
波点的运动周期是化学反应带的特征时间，爆轰波传播过程中，非线性波和化学反应带通过特征时间这
一关键参数耦合在一起，爆轰波依靠爆轰气体的自点火过程得以自维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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